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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的战场，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带着神秘和血腥气息的。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如今法医发挥作用的领域，甚至已延伸到了

法庭上。他们以鉴定人或是专家证人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

41岁的罗良鸣，现任温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刑科所法医DNA

检验室副主任，新刑诉法实施后，他是全省第一位以鉴定人身份

出庭的法医。而罗良鸣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温州警校教官。

结合自己的出庭经验，教导青年法医如何让证据在法庭

上“好好说话”。这是近些年来罗良鸣除了日常工作和学术研

究外，对于法医队伍建设做出的努力。

站在法庭上的法医，究竟是什么样的形象，这背后又有哪

些故事呢？

第一次出庭，连签字的笔都拿不住；第二次出庭，他事后竟然彻底失忆

法医罗良鸣：不只会拿柳叶刀
还要在庭上让证据“好好说话”
本报记者 华炜 通讯员 管倩倩

双手不住颤抖，手边的笔尝试数次，依旧很

难拿起来。他双手拿起笔后，在保证书上的签

名，这个熟悉的签名，竟然如蚯蚓一般歪歪扭扭。

这是罗良鸣第一次出庭时，旁人难以察

觉到的小细节；这也是他首次站在法庭上，最

真实的生理反应。

罗良鸣至今记得那天的日子——2013

年 1 月 28 日。他在那天成为了全省首位以

鉴定人身份站上法庭的法医。

“请在法庭上如实作证，仔细阅读保证书

并签字。”罗良鸣说，当站在证人席上，看着眼

前的法官宣读法庭秩序时，法庭上庄重肃穆

的气氛让他变得无比紧张。

大脑一片空白。

其实这起案件本身并不复杂。1998 年 6

月 15 日中午，被告人陈某在温州市鹿城区双

屿工业区一家饭店内就雨伞归属之事，与被害

人张甲的弟弟张乙发生争执并动手打了张

乙。当日傍晚 18 时许，张甲等人在附近路上

遇见陈某，因质问而发生冲突。陈某从路边磨

剪刀的摊子上拿起一把剪刀，捅刺张甲胸腹部

数下后逃离现场，被害人张甲经送医院抢救无

效死亡。法医鉴定书上说，死者张甲系遭他人

用单面锐器捅刺致心脏破裂大出血死亡。

罗良鸣需要向法庭证明，剪刀类锐器在

合拢状态下的捅刺伤口，符合单面锐器捅刺

所造成的伤口形态。

换言之，就是把法医专业领域的一些知

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在法庭上进行解释。

“上庭前，我担心律师会有各种辩护策

略，自己应接不上。”但一两回合的简短“交

锋”后，罗良鸣松了一口气，对方的问题都在

自己专业领域内。

面对自己的专业，罗良鸣显得游刃有

余。而刚站上法庭的紧张感也逐渐消失，最

终10分钟左右的出庭十分顺利。

首次出庭 手抖到拿不住签字的笔

生活中的罗良鸣，可不像在法庭上这么

严肃。郑瓯翔印象里，罗良鸣总是乐呵呵

的，几乎不跟人红脸。

“平时我们在专业上有什么问题请教罗

主任，他都会耐心给我们讲解，特别是在出

庭前，我们几乎都会找罗主任去取经。”郑瓯

翔说。

当问起法医这份职业意味着什么时，罗

良鸣说了一句特别朴实的话。“每一个卷宗，

每一张照片，每一份口供，也许就是一个人

一辈子的故事。那些故事里的人有些已经

没法开口了，如果有需要，我们帮他们说，这

就是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动力。”

秉持着这份初心，罗良鸣和同事们坚

信，无论在什么战场上，法医一定会继续发

光发热，让最阴暗的角落，也能有一束光，照

射进来。

他们已经没法开口
如果有需要，我帮他们说

罗 良 鸣 在 庭

审现场。

罗良鸣从未想过的是，他的第二次出庭，

竟然就遇上了全国瞩目的案子。

2014 年 9 月 5 日，中国留美大学生邵某

与男友李某南入住美国爱荷华州内华达市南

吉大道一家旅馆。7 日凌晨，李某南在旅馆

中与被害人邵某发生争执，并将其扼颈致死，

并将尸体装入行李箱内并塞进一只重 20 磅

的哑铃，后将行李箱藏于其驾驶的轿车后备

箱。随后，李某南便回到中国。10 天后，美

国警方在汽车后备箱发现了邵某的尸体。

2015 年 5 月 11 日，李某南在父母及警方的劝

说下主动投案，同日被刑事拘留。

由于案件涉及到中美两方，温州市公安

局迅速成立专案组，罗良鸣也是其中成员之

一。当时美方出具了正式的鉴定文书，全英

文，内容全面丰富。罗良鸣则负责翻译这份

鉴定文书，并作为专家证人出庭。

尸检解读、格式排布、照片文字说明，为

了做足功课，罗良鸣捧着中英对照的医学专

业词典啃了好几个晚上。

2016年3月23日，众人瞩目的一天。

温州市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李某

南依法提起公诉，在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

温州公检法系统干警以及美国爱荷华州

的警察、检察官也在场旁听了庭审，这是温州

市首例中美合作侦破的跨国刑事案件。由于

案件的影响力，当天中院第四法庭座无虚席，

法庭还开放了视频厅。

当天，罗良鸣作为专家证人出庭。有别

于鉴定人出庭，作为专家证人出庭，意味着需

解答辩护律师所提出的专业领域的问题，解

答不属于自己的鉴定文书，接受提问的范围

会变得宽泛。

他那天穿着一身深蓝色制服，一副金属

边框眼镜，神情肃然，气场十足。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对于当天整个出庭

的过程，罗良鸣完全“失忆”了。

“不记得，从证人席上下来后，到走出法

庭，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可能是给自己的压

力太大，或是这场庭审关注度太高，我跟失忆

了一般。所有这场庭审的细节，都是事后同

事们告诉我的。”罗良鸣似乎自己都不相信，

如此重要的一次出庭，自己事后竟会记不起

任何片段，摇摇头笑了笑。

好在，这又是漂亮的一仗。

与罗良鸣共事11年的郑瓯翔，当天在法

院的视频厅看完了整场庭审。“罗主任出庭大

概有20分钟到半小时左右，我们一群同事盯

着直播的屏幕，紧张得要死。”回忆起当天的

场景，郑瓯翔还是下意识地捏了下拳，“庭审

现场对方律师一直不停地‘进攻’。”

随着庭审的继续，郑瓯翔和同事们悬着

的心慢慢放了下来。“辩护律师一直纠结于损

伤方式，换了好几个不同的方式问这个问

题。罗主任每次都凭借过硬的专业知识，从

专业角度非常完整地回答了下来。”郑瓯翔还

报了个料，“最后罗主任非常霸气地说了一句

‘你要是想知道关于损伤方式一整个系列的

知识，我可以给你上堂课’。”

“我还说过这种话？”听到郑瓯翔的料，罗

良鸣有些不敢相信，“可能情绪到那儿了，不

过这似乎有些张狂了，今后得改。”

第二次出庭 半小时辩论，整个过程他都“失忆”


